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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无论身
在何方，腊月的游子跨越万水千山，只为奔
赴回家过年的美丽风景。治愈乡愁，聚拢
乡情，莫过于举行一场村宴。大年初四，年
味浓浓，外出返乡的人还在家，出嫁女也有
空回来，大家一致决定选在这个好日子聚
餐。

准备村宴中最忙的要算村长了。一边
要计算全村大概的总食量，一边要规划各
种食材。“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
豚。”村里有很多自产食材。村头的吴叔
说：“我是做豆腐的，我负责提供300块豆饼
角和100斤腐竹，保证豆香满满。”青菜当然
由各家提供，花生油也是自榨。每家都有
本地鸡，到时一户提供一个。在深圳发展
的阿妹是个包租婆，大家叫她发达妹，她提
供了 5 只烤全羊。村长还让人买了邻镇的
蕉芋粉丝和挨酿，千方百计订购了今年的
新品种荔枝松茸。另外还杀两头年猪，什
么炸扣肉、炸猪手、甜醋猪脚啦，对当厨师
的肥旺来说是拿手好戏。

春天的蔬菜、夏天的水果、秋天的谷
物、冬天的鱼，那是天下的至宝，蕴含着季
节的精华。初四这天上午，村长早早招呼
了村里几个人，把村子里3口鱼塘的鱼捕了
上来。村里的鱼塘承包给他了，这些鱼捉
起来就以批发价卖给村里。第一网鱼捕上
来，大伙儿眼睛睁得大大的。鱼已经养了3
年了，罗非鱼有两个手掌大，草鱼有 5 斤以

上，都是炸鱼的好材料！
把那几百斤鱼捕上来后，晚公的儿子

水艺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和肥旺快速把一
块块的鱼炸得酥香金黄。馋嘴的吃货二婶
拿起一块迅速塞进嘴里说：“我看看你们炸
熟了没有。”水艺拿着铲子冲过来说：“我炸
了几十年鱼要你指点？”吓得二婶哈哈大笑
地跑开了。

下午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到了。先
来个全村福，瞧，借助台阶，大伙儿参差错
落地站立着，男女老少笑容灿烂的全村福
啪的一声就定格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
故渊。”落叶是飞倦的蝴蝶，故乡是游子的
港湾。无论走到哪里，这张全村福都会让
人忆起暖暖乡情。奖教奖学的颁奖仪式很
隆重，今年考上优投线大学和在期末考试
取得好成绩的学子都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
奖励。接着，发达妹带领出嫁女们手执油
纸伞表演了一场旗袍秀。她们端庄秀丽的
妆容和优雅自然的步姿赢得了阵阵喝彩和
掌声！“人间未若吾乡好，又况吾乡多美
才。”从这个小山村出去的女孩个个都有自
己的一番事业，是她们父母的骄傲，也是小
山村的骄傲！

全村一共 200 多人，开了 20 多台菜。
先上来的是外焦里脆、金黄喷香的烤全
羊。很多小孩是第一次这样吃羊，吃得最
为开心，到处洋溢着他们快乐的叫声！接
着，一道道农家菜摆上台来，大家一边谈笑

一边尽情品尝美食。村长有意安排了水生
和木庆与自己同桌。饮了三杯牛大力酒
后，他们两人之间拖了几年的地界纠纷就
解决了。“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本地
鸡炖荔枝松茸汤、本地猪扣肉、杏花猪手、
曹江挨酿、河虾炆韭黄、茶油焗鸭、菠萝树
木耳炒冬笋、糯米莲藕片、芽豆炒腊肠、本
村鲜鱼炸鱼、白灼野菜……众人胃口大开，
宴会热闹非常。许多人把这些场面发了视
频，引来无数点赞。

吃完饭后，乡村流动电影队和木偶戏
的演出人员也来了。自从有了电视机、手
机后，这些都是稀罕物了。现在，它们又出
现在眼前，不禁勾起了我们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过年，最让人开心的就是放电影和
演出木偶戏。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可以疯一
般出来玩，还可以从母亲那里要几毛钱买
零食。我常常是看完电影后又拿张小凳子
坐着，安安静静地陪奶奶看完木偶戏，直到
凌晨2点才回家休息。

春节期间的气温还有点低，但立春早
过，天地万物处处显露着萌发的生机。归
途尽处是故乡，此刻暖在故乡怀。夜已有
些深了，可是大家还不肯回去。老人们好
像有永远讲不完的话题，村长和各家家长
商量成立强村公司事宜，孩子们继续在灯
火璀璨的打谷场疯跑。天空弥漫着淡淡的
雾气，古老的小山村醉在温暖的乡情和浓
浓的年味中。

村宴暖乡情
■ 吴征远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落
下，香味飘逸于空中，逗留于树下 ，只为有
经过之人，可以为之停留一时半刻，若有
缘，随其去远方。

我并不熟悉桂花。
最先听说“桂花”这个词，来自那月亮

上面的那棵桂树了。神话中吴刚于月宫伐
桂，万年不倒。桂树是神树，有自愈能力，
即使吴刚力大如牛，也永远砍不断那棵桂
树。“庭院清辉洒玉盘，儿童笑问意犹欢；嫦
娥桂影今何在，玉兔蟾宫可觉寒？”桂树于
儿童的世界里，永远是洁白的盘子上面那
淡黑的影子。

很多年前我们那边的农村，没有人种
植桂树，不似现在，桂树满园香。那时候，
闻得最多的，算是龙眼花、荔枝花了，现在
回味回味，才发觉，整个家乡的龙眼花、荔
枝花，都不及一棵桂树的花香。太淡了，一
点花的香味都嗅不到了，也不知道那些蜜
蜂、蝴蝶在上面忙碌什么？

也许是离乡久远了，陌生比熟悉略多
了，家乡的味道似乎闻不到了，可我却又是
这点感受——邻居们的那些大小孩，没有
一个我认识的，也没有一个认识我的。偌
大的村庄，从村头走到村中央广场，再走到
村尾，竟然全是陌生的同村人！也许，真的
需要多点回去了，不然自己会变成家乡的
客人了。待那桂树花开时，呼朋引伴吟酒
诗，月明庭院留疏影，相约青了红熟尝白
荔。老家院子新栽的桂树，当我熟悉你了，
故乡的龙眼花、荔枝花也可以回味了。

这是一条百米桂树大道。
楼盘开发商算是别出心裁，在楼房出

入口处与茂化大道相连接的道路边，种上
一排桂树，桂树的枝头，人工安上枯草大
巢。每天来往此路，感受颇多。天晴日丽
的日子，桂树和周边的树一个样，没有路人
为它驻足凝视，反而有人担心桂树叶子上
那层层的灰尘滑落。若是晨曦或者人定时
刻，道路笼罩在薄薄的青雾之中，桂树也静
悄悄的，路人也是静悄悄的。晨风或夜风
未消，拂过桂树，送着桂花香，扑到路人的

鼻子，那是丝缕的清香。
若是秋冬天降鹅毛小雨之时，桂花会

离开叶子的庇护，立在毛雨之中，接受雨水
的洗礼。若你从此路经过，即使你躲在雨
衣遮围的空间里面，也会感受到桂花的热
情。柳永在《望海潮》中赞桂花是“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整个杭州一片清香，而我们
的百米桂花短路，在这毛雨之后的清晨与
夜晚，笼罩着浓浓的桂花清香，沁人心脾，
令人格外清爽，舒服。

我的教室旁边，有五棵桂花树。
学校为了让同学们认识校园的树木，

特意为它们制作牌名，而我那教室旁边的
桂花树牌名上面写着：木樨。如果单看牌
名，那可真让人摸不着脑门——木樨？何
为木樨也？容我作个猜想，应该与犀牛有
关系。问元宝，原来桂花树的树干纹理与
犀牛角的纹路相似，意为“纹理像犀牛角的
树”。桂花与犀牛挂上了关系，联想也过于
丰富了，较之月宫那棵随砍自愈的桂花树
的神话，也不逊色。古人的智慧，如此奥
妙，我们能够遨游其中，不亦说乎？

鸟儿在桂树上鸣叫，在树枝上跳跃，那

欢快的身影，惊动了躲藏于绿叶底下的花
朵，一点点的星黄，轻轻直落，躲在你的秀
发上，伏在你的校服上，贴在你鞋底的砖板
上。也许你会轻轻地捻起一粒桂花，闻一
闻。可是你发觉自己一点味儿也没有闻
到，没有了香味，于是你会想到一个伤感的
词：香消玉碎。其实伤感倒不必，那桂花啊
它早已把自己的香味藏在了叶子下，藏在
了空气中，藏在了同学们的日记本里。你
看《晨光暖照》：雾霭隐东岗，月桂花露霜；
前路迷茫茫，登高待暖阳。

你又看《红荔折桂》：莫辞红荔三百颗，
笑啖肉汁赛糖果；月穿淡云千里过，船搁浅
滩寸步挪；昨夜劳劳装沉默，今宵晏晏试忐
忑；晓看青衣挥手裸，洋洒清爽全登科。

更有同学豪情万丈，斗志昂扬：胜利出
发·向阳花芬芳，三中树怒放；青衣凭桂舟，
乘风适远方。

今晚月圆，冬月既望，小寒时节，冻霜初
降，桂花纷落。芬芳袭袭醉客梦，米黄淅淅溅
眼红。腊月将至，又是年末。华街闪似昼，小
道米黄星；静坐石板凳，风过桂子落。

桂落花无迹
■ 朱庆良

立春一过，岭南的风就软了，润了。园
子里那几株老木棉，仿佛一夜之间全醒
了。清晨踏进校园，远远就望见行政楼前
那两株老木棉，黝黑的枝干撑开一树火红，
沉甸甸的，像举着无数盏烧得正旺的灯
——天光再淡，也压不住那团灼灼的光。

太阳偶尔从云里漏下来，花瓣的边缘
便泛出暗金的色泽，厚实，饱满，带着一股
子不问前程的劲儿。站在底下看久了，总
会想起这园子里的孩子们。

我与木棉花的缘分，藏在三十五年教
坛岁月里。1991 年刚踏上中学讲台时，校
园里也有两株木棉，每到春天就开得如火
如荼。那时的我带着青涩，在课堂上教学
生们赏析“人面桃花相映红”，却总觉得隔
着一层距离。直到 2001 年转入职教领域，
第一次在中职课堂上看到学生笔下“木棉
花像焊花一样耀眼”的句子，才忽然读懂这
岭南特有花木的深意——它不似桃花娇
柔，不若梨花素雅，却以最浓烈的色彩、最
挺拔的姿态，在乍暖还寒的春日里站稳脚
跟，恰如职教学子们不被定义的人生。

木棉开得急，谢得也快，但那阵子总是
沸沸扬扬的。我常在课间拉学生到树下站
着——看花怎样把枝子挤满，又在风里簌
簌地抖。机械班的男生仰头比划，说这花
瓣层层压着，倒像车间里咬紧的齿轮；旅游
班的女生低头写小本，说到时候带团，这段
要讲给客人听。

有个男生总不爱说话。大家都仰头看
花时，他一个人蹲着，专捡完整的落花，轻轻
压进课本。问起来，他耳根就红了，小声说：

“老师，这花干了也硬挺……像我爸厂里那

台老机床，用久了，反倒磨出一种亮光。”
那段话后来钻进了我的备课笔记，也落

在了见报的散文里。我常常回想那个瞬间
——最透亮的道理，最扎实的学问，原都不是
在书本里躺着，而是从这些被我们走过、却总
是忽略的寻常地缝里，悄没声地长出来的。

木棉花的好，不只开得热烈，还在于落
得从容。春深时，花瓣沉甸甸地往下掉，一
片一片，不慌不忙，把小径铺成厚厚的花
毯。学生走过，脚步声都变得轻软。有一
回雨后，几个电商班的学生蹲在湿漉漉的
花毯上，举着手机拍花瓣里裹着的水珠。
他们说，要借这木棉的湿意，做一期“岭南
春信”的推文。

我静静地看着，忽然想起自己登在晚报
上的那篇小文。里头写过：“木棉落在地上，
不是结局；它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去养脚下的
泥土。职教的路，也是这样——看着寻常，却
在一寸一寸地，把少年的根往实里扎。”

去年，电大学员交来一篇作文。他在
工地干活，写道：“我们戴的安全帽，也是木
棉那种红——经得起摔打的红。”这句话，
我一直记着。

教书三十五年，从中学到电大，再到职
校，这样的孩子我见过不少。他们或许绕
了远路，或许身上被轻易贴过标签，可内里
都有一股木棉的性子：厚实，耐磨，时机一
来，便坦荡荡地把自己全部打开。

前些日子，当年那个总蹲着捡花瓣的
机械班男生，忽然发来消息。他如今是汽
修厂的老师傅了。他说：“老师，我修车时，
常想起木棉花落地不褪色的样子。手里这
些铁家伙，也得当花来对待。”

木棉树下的时间，慢慢积成了我教学
生涯里最厚实的那部分。我带学生在那里
办过写作课，让他们把对未来的念想，写在
裁成花瓣样的卡片上。也常就地取材，教
他们怎么从这棵开花的树身上，找到写文
章的由头与骨肉。

文学社活动时，我偶尔会带上剪报
——在晚报、日报上发表过的那些关于木
棉的文字。我跟他们说：别总觉得笔下没
东西可写。你低头看看这满地落花，再想
想你每天打交道的那门手艺、那些工具
——里头都藏着好文章。

木棉又红了，一年一年，总在这个时候。
看花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在树下说
笑、争论、记笔记，脸上映着同样的红光。

我忽然觉出，这树早就不只是树了。它
是我三十五年讲台岁月的伴，是岭南风土里
一句无声的格言，更是职教这片天地活生生
的写照——要像它那样，把根往看不见的深
处扎，在漫长的沉寂里蓄力，然后在属于自
己的节气里，毫无保留地开出花来。

花开从来没有高低之分。木棉是这
样，职业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它或许开在
花园的边缘，不占据最抢眼的位置，却用那
沉甸甸的花朵，一年又一年，稳稳地托住了
许多个春天，也托住了无数个站在春天路
口、即将出发的年轻人。

暮色里的木棉花，刚落的花瓣还温厚。
远处车间声混着零星笑语，沉沉地漫开。

花会一直红，我会一直在这里。把字
种进光阴的土里。不盼满园桃李，只愿每
个孩子心里都活着一棵木棉——知道根该
扎在哪儿，也懂得何时该开花。

职教园里的木棉花
■ 劳小颖

那天，还没到下班时间，李娜就在
我单位外边的草地上等我了。

我和李娜小学同班，中学同校。我
开始喜欢她是在五年级，她成绩好，人
也好，次次考全班第一。六年级时我还
给她写过一封信，她没给我回信。后来
我才知道那封信被班主任截走了，也知
道了那样的信被他们叫作“情书”。

初三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李娜考
了全校第一，我却考了个倒数。放学路
上，她半路拦住我，请我喝奶茶。她说，
小石头，你是学生，你要管好自己的学
习，将来才能管得住媳妇。

听到媳妇两字，我脸红了好些天。
我开始认真学习，成绩渐渐好起来。大
学毕业后李娜在花城教书，我也特意在
这个城市找了一份工作。

我就这样满脑子想着李娜，无心继
续干活儿。还有一个小时才下班呢，胆
小如鼠从不敢逃班的我竟然迈出了第
一步。我走出办公楼，远远地看到李娜
仰躺在草地上，她双手伸直，两腿张开，
活生生一个“大”字，松弛感十足。李娜
身高一米七，不但脸蛋好看，身材也好，
尤其是脖子下面的那一片风景，我忍不
住多看了几眼。

见到我，李娜大喊：小石头。
我开门见山：“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又遇到什么事情了？”
李娜嘿嘿笑：“就你最了解我了，好闺

蜜，先挪我五千大洋呗，两个月后还给你。”
一听到“闺蜜”我就来气。两年前，

我鼓足勇气向她表白。她笑着拒绝了
我，说，小石头，我们可以做“闺蜜”，但
做不了情侣。

从此她就真把我当闺蜜使了。被
男友甩后，她倒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
啦。我气得想去揍那小子。她却说，输
就输了，姐又不是输不起！

即使这样，我也只有当闺蜜的份。
我懒洋洋地问她，你不是说自己是

隐形的富婆吗？怎么，富婆也差钱？
李娜用白眼珠子瞟我，“小石头，别戏

谑我了，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
李娜自幼丧父，她妈一个人把她姐

弟仨拉扯大，别说富了，连穷字都没摆
脱掉。但我这么说她也不是毫无根据，
她自尊心强，没把钱当回事，三五好友
出去玩，她总抢着买单。知道她经济情
况的人也会跟她抢，比如我，只不过她
抢功厉害，我没一次得逞。她一句“姐
是隐形的富婆”就占了鳌头。

曾经一位外地朋友托她办事，并叮
嘱她一定要买一个果篮送给人家，她都
照办了，事情办得非常完美。朋友给她
转账买果篮的钱，她死活不收，还打肿
脸皮充胖子，说，美女办事，靠的是颜
值，不靠果篮。那朋友真的信了，在微
信上给她发来三个大拇指，此后就忘了
这件事。那可是花了她一千大洋呢，想
想她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四五千。

想到这，我坏笑，问她，是不是又要

倒贴给哪个白眼狼？
她伸手给我一拳，骂道，别阴阳怪气

的了，借还是不借？姐这次要干大事。
我的小心脏一紧，赶忙说，借，借，

当然要借。我掏出手机立马给她转账，
别说是五千，五万我都愿意。

有点不放心，我追问她要干什么大
事，她一个劲儿地笑，以后再告诉你。

一周后，她在朋友圈分享她的店，
才郑重其事地告诉我那五千元的用
处。那店也不真正属于她，她只是花钱
成为店员而已，成功推销商品有回扣。

傻妞！我在心里暗骂，这东西都流
行十几年了，你现在才做，估计是白搭。

果真，一个月后，她向我诉苦，还没
开卖。

我安慰她，别想太多了，这年头，搞
什么都容易，就是搞钱难。

她瞪大圆溜溜的眼睛一本正经地
问我，搞啥容易？

我既好笑又好气，胡扯道，搞男女
关系容易，搞不？

她哈哈笑个不停，说，小石头，你还
差一节。

我知道她指的是身高，她无数次跟
我说过她要找比她高的。无奈我那不
争气的身子只给我弄了个一米六五。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李娜给我打
电话，说她终于开卖了，有个神秘买家一
单就买了三百多元的东西。听着她惊喜
的尖叫声和快乐的笑声，我也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李娜天天向我报喜
说又有神秘买家买了啥啥啥。她发来
一连串的“耶”，附言：简单的事情重复
做，一定会有收获。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发现她的店不
存在了。怎么买着买着就不见了？我
很失落，不会这么快就倒闭了吧？不过
一切都在意料中，光靠我一个人买，怎
么做得成？我赶紧拨通她的电话问她
在哪，万一她哭成个泪人儿，我好给她
递递纸巾。

手机里传来她的声音，小石头，快
开门，我在你家门口。

我三步并作两步，打开门。李娜穿
着一身粉红色的欧根纱裙，头发盘起
来，别着粉红色的头花，望着我笑。我
看得傻眼了，仙女下凡啊，这是。

小石头，生日快乐！李娜笑得很灿烂。
哈哈，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顺着逗她，你怎
么两手空空的，我的生日礼物呢？

她调皮地笑了，这么大个，你看不到？
我问，啥呀？哪呢？
她用手指了指自己，这儿呢，你媳

妇。一脸傻笑。
我拍拍她的后脑勺，真的假的？怎

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小石头，我查出来了，开店后，有人

把我屏蔽，有人把我拉黑，只有你一直
在默默支持我。她用力抱紧我，杏眼含
泪说：“谁对我好，我对谁好。”

小小小小说说

你呀你 ■ 谢锦英

风还在料峭中徘徊
一朵朵粉红，便撞碎了早春的寒冷
没有大声喧哗，也不呐喊
那份执念，则把灰暗的日子轻轻掀开
一声轻唤，就开成漫天温柔

真正的春天，从来不是
外界赋予的晴朗
是骨血里藏着的顽强

那些曾在寒冬里的沉默
竟忘了自己也能成为那枝桃花
心若灿烂只要怒放，不问花期
喊一嗓子，就能
叫醒属于自己的
春天

春信
当第一缕温凉吻过窗檐
麻雀的叫声，就啄开了晨雾的纱
枝头皆攥着细碎的欢喜

泥土翻涌着湿润的浪
草芽举着嫩黄的星子，顶开了
旧年的痂，那是大地
藏了一冬的深情

溪水叮咚的赶路
花骨朵抖落尘土，攥着
五颜六色的期盼
都在春光里
一朵一朵绽开
却让整个天地还有我
都松了口气

桃花喊醒了春天
■ 尹焕兰

1 港畔的脊梁

潮起博贺，浪拍渔港
咸风漫过青石岸旁
她们以女子之身
立成海岸最挺拔的脊梁
柔肩担起鱼汛风雨，人间日常
眼底藏着碧海星光，脚下踏平岁月沧桑
在潮起潮落里，默默生长

2 筑路者
握紧铁镐，踏平坎坷
咸泥漫过裤脚，汗水浸透衣裳
她们把荒滩泥泞，铺就通途万丈
三八公路，蜿蜒向海，延伸向远方
每一寸坚实路面，镌刻着倔强与担当
用双手，为博贺开辟崭新方向

3 造林人
俯身沙土，栽种希望
迎着咸涩海风，扎根荒滩之上
将满目荒芜，染成万顷青绿苍茫
海风掠过林梢，枝叶轻摇作响
那是她们种下的春光，护佑水土绵长
以温柔力量，筑起海岸绿色屏障

4 疍家风华
蓝布头巾绕鬓，红衫绣纹映浪
花围裙裁开渔港晨光，疍家服裹着岁月温良
锣鼓喧天，踏浪而行，巡游队列浩荡
钗环轻响，步履铿锵，眉眼尽是飒爽
咸水渔歌漫过船舷，古韵悠悠流淌
渔家女儿，承千年非遗，绽海岸芬芳

5 岁月芳华
不卑不亢，亦刚亦柔
既有灶间烟火的温婉慈祥
亦有踏浪逐风的凌云志向
教子持家，守着渔家灯火
拼搏闯荡，迎着潮头而上
把平凡岁月，酿成诗意华章
博贺巾帼，风采自在飞扬

6 港湾荣光
潮落潮起，岁月悠长
渔帆点点，锣鼓声声，港城温暖明亮
造林筑路显担当，疍家传承绽芬芳
一代巾帼，立潮头，美名万里传扬
在碧海蓝天之下，渔风浩荡之中
绽放永不褪色的万丈光芒

渔女（组诗）
■ 肖景文

春意盎然春意盎然 碧云碧云 摄摄


